
4 􀥅

2021年8月30日 星期一

副刊投稿信箱：fkbdqrb@126.com
情感在线

网址: http://www.xgll.com.cn（香格里拉网）

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8224019 传真：8289000 新闻热线：8222759 广告部：8230970 印务中心：8881620 广告许可证：5334002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责任编辑：李杰

记忆中，桥头是大人们讲话中经常
提及的地名。为此我问父母：“桥头在哪
里呀？”父母告诉我说：“桥头很远，那是
个两山夹一水、气候适宜的好地方。”于
是我对桥头有着一种向往，更有多种的
想象，猜想是个神水仙山的好去处。

随后我又得知中甸县（现香格里拉
市）有两个桥头，一个是上桥头，一个是
下桥头。由此我以为上桥头是在一座
桥梁之上，下桥头是在那桥梁之下。我
的话把父母逗乐了，他们向我解释说：

“上桥头和下桥头都在迪庆境内的金沙
江岸边，不过一个在江的上游，一个在江
的下游。”从此我有了方位意识，可不知
大人们提及下桥头时，为何总要省去一
个“下”字。

第一次到达下桥头是1967年4月，
那时正值“文革”初期，父母无暇顾及我
和弟弟、妹妹，便托付别人把我们送往鹤
庆县城姨妈家。那时的我，少不更事，不
知生活波折，还觉得旅行有趣。客车一
早出发，到了下桥头得住一宿，这让我和
弟弟十分高兴。正值午后，阳光洒落在
冲江河两岸，汹涌的河水撞击着河床中
的巨石，喧嚣声震荡着幽深的峡谷。但
见有人在地里劳作，有人在河边垂钓。
那时我遇上了一位儿时伙伴，他姓张，在
一年前随母亲来到下桥头，他母亲对我
说：“鹤庆比下桥头更好，你们在那里一
定会很开心。”那一夜，伴随冲江河水的
响声，我激动得难以入眠。

1971年4月，母亲来到鹤庆，把我们
兄妹三人接回中甸。突然让我想起了
下桥头，想起了张同学母亲当初的话，心
里觉得下桥头有山有水，要比鹤庆县城
里好。那年，我们购买了回中甸的车票，
哪知乘车当天通知说，因丽江举办全省
运动会，客车去接送运动员了，各路班车
改为货车代运。我们上了货车，行李包
成了座位。

到下桥头也还得住一宿，虽然离上
次在下桥头居住整整过去了4年，但下
桥头的景致和上一次没有两样，公路两
旁散落着零星的房屋和几家商店，行走
在街道上的人几乎都是我们同车旅

客。我们跟随母亲徜徉在路上，心里感
到十分的惬意。我们先是到了一位老
奶奶家，母亲给她送去捎带的家书，之后
又去了卫生所，探望母亲的一位同事，最
后我们来到冲江河大桥上。

母亲边走边告诉我说：“滔滔河水
来自涓涓细流，人的知识得从学习中一
点点积累。”而后她指着河岸上两幢砖木
结构的房屋说：“你们看，那曾经是“长
办”使用的房子。这大桥也是“长办”建
造的。”我问母亲：“什么是“长办”呀？”母
亲说：“长办就是长江水利建设办公室。
大跃进期间，国家准备建设虎跳峡电站，
可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了，电站一直没有
建。”那时我觉得母亲的知识很丰富，她
对人更是真诚。

此后再到下桥头住宿，已是我中学
毕业后的事了。1976年10月，是我到农
村下乡当知青的第二年，这年我被大中
甸公社推荐到县委党校学习，那时的县
委党校设在金沙江边的松园村，学习结
束返程时，我得在下桥头停留半天、居住
一夜。正当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
来往的旅客和下桥头镇上的人们都沉
浸在喜悦之中。同时经历了“文革”后期
的整顿和发展，下桥头的街道上有了很
多家集体企业。我一位姓李的高中同
学回乡以后，就在虎跳江公社铁工厂担
任会计。我找到他以后，我们一起畅谈
青春梦想和扎根农村的体会。

我参加了工作之后，有更多外出和
出公差的机会。随着公路交通业的发
展，那时外出中甸县城的客运班车，停留
过夜地点也改在了丽江白汉场。由此
下桥头对我来说，犹如擦肩而过的友人，
总是和它仓促地相见，而又急急忙忙地
道别。由于之前的耳濡目染，我对下桥
头这座小镇有了亲切感，每逢我从外地
归来路过下桥头时，我便有一种走进了
家门的感觉。

让我有更多时间认识下桥头是
1982年的春天，这年中甸县委在贯彻党
的农村政策时，我被抽调为工作队员，派
到虎跳江公社金星大队驻村工作。期
间我有不少时间来到下桥头开会，也在

这时听过它不少故事。在那时我发现
一个奇怪的事，下桥头的人见所有到达
这里的人们，不论他们是从哪里来，总爱
问上一句话：“下来了？”而对将要离开下
桥头的人，也不论人家到哪里，问话便又
是：“上去呀？”我纳闷了，便问他们：“怎
么你们就会问个上去、下来的呢？”原来
他们说的“下来了”，是根据冲江河和金
沙江的流向而言的，因为下桥头地处冲
江河下游、与虎跳峡相邻。所以，顺水流
方向而来的人，自然是“下来”；反之，逆
水而去的人，自然就是“上去”。由此见
得，下桥头的地理位置多么独特而又重
要。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甸汽车
总站就设在下桥头，随着冲江河电站的
开工建设，上去下来的车辆在下桥头川
流不息。与此同时，从各地到来的商人
也在这里创业和寻找商机，一时间让下
桥头变成一个人气旺盛的热闹小镇。
那时我才发现，曾经在下桥头不绝于耳
的河水声已经消失了，原来那些躺卧在
河床上的巨石，都被挪走了。转而我听
到的是从山坡上传来悠扬的山歌。当
我寻觅那唱山歌的人时，这又才发现小
镇两面的山坡上竟是烂漫的山花。

也许就是随着那山花年年开放，随
着那汽车来来往往。下桥头往日路边
的小摊小店，变成了琳琅满目的商场；曾
经低矮的房屋，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大
厦。原先那公路兼街道，如今架通了多
座桥梁，成为能迂回车辆、能容纳十里八
乡人的商贸井市。更有那曾经在大山
赶马的藏族阿哥，如今成了镇上的汽车
运输专业户；那曾经在火塘边上烘烤荞
粑粑的彝族阿妹，如今也成了开客栈的
老板娘。还有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的
兄弟姐妹在镇上开店做买卖，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我不知道是谁带
走了穿越时空的山歌，但却知道在这方
临水楼台的小镇上，承载着多少人的期
盼和向往，情系着多少人的幸福和追求。

几年前，正当丽香铁路和香丽高速
动工修建时，下桥头这座有着传奇色彩
的小镇，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曾

在刷抖音时发现，人们在称颂玉龙雪山
和哈巴雪山之间壮美的金沙江大桥时，
自然也注意到了下桥头这个小镇，曾有
网友评论说：“大桥不远处有个镇子叫下
桥头，下桥头不离不弃守望着钢铁彩
虹。”就此后，我有了一种底气，可以自豪
地对人说：“到了我们香格里拉市下桥
头，你能看到滇西北最壮美的金沙江大
桥。”

下桥头的变化让我欣喜，我意识
到，这座小镇有着拼搏的意识和进取的
精神。正因如此，这座小镇总是人才辈
出，续写着属于他们的骄傲和自信。今
年“七一”期间，我想再去踏访下桥头，还
想会一会儿时的伙伴和曾经的同学，没
想到从香格里拉城区乘坐的客车，随一
阵歌声走上了高速公路，把我载到了丽
江雄古才下车。我只好换乘车，才回到
先前的“老路”到达下桥头。在下桥头逗
留时，我对它的发展变化有了更深的领
悟。我的老同学说：“今后，随着汽车上
高速和铁路的开通，下桥头也就不再是
到香格里拉市的必由之路，繁华程度也
许不如现在了。”

面对老同学凝重的表情，我对他
说：“下桥头的兴起，带动了虎跳峡镇的
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它独有
的精神内涵和风光景色是搬不走的，随
着交通的发展，国内外更多的游客会来
到这里领略虎跳峡风光。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下桥头必将发挥着小城
镇的辐射作用，在绿水青山的怀抱中，它
只会更加繁荣进步，更加美丽兴旺。”

为此，我们把酒言欢、举杯歌唱，共
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下桥头的将来
更加美好，祝福下桥头的每一个人幸福
安康！

位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可那（小街子）习浪塘的小街子小学是我的
第一母校，1957年9月，我启蒙于这所学校。

我记得那是一院土木结构瓦屋面校舍，当时中甸（现香格里拉市）
坝区很少有瓦屋面建筑，所以，这院别致的建筑曾让我好奇。学校正面
的二层楼房，是教师宿舍，南侧的平房是一、二年级的教室，北侧的平房
是厨房、餐厅。学校东南面是被称之为习浪塘的坝子，以西不远处是一
座小山，山下是一片绿茵草地，各色野花生长其间，看似天然地毯，草甸
上流淌着涓涓流水，学校坐落在山水田园之间，很像传说中的伊甸园。

最早来校任教的是独克宗人曹建勋老师，后来，丽江的李厚本、和
学闵、中甸江边里仁的和钟勤老师（女）相继来校任教。我和他们接触
的时间不长，但印象很深。

学校只有一、二年级。我在这里只读了一年，1958年，我跳级转到
独克宗古城的省立小学读三年级。本来可以在那里住校，但我不愿住
校，主要是因为恋家。从老家从古龙到独克宗古城，8岁的娃娃每天来
回走10公里，今天看来有点勉为其难。可那时的我，只要每天放学能回
到家，能见到母亲，远算不了什么。

我在小街子小学读完一年级，跳级到位于独克宗古城大龟山下的
省小读三年级，后来又因为逃学太多，被降到二年级。逃学是因为村里
有个长我3岁在省小读五年级的同村学兄常常因为睡懒觉迟到，走到半
路便生出逃学的念头。有两次我说：“迟到总比逃学好，还是硬着头皮
去吧。”他却说：“我可不敢去，谁想害人谁去。”“害人”，这顶大帽子一来，
我也不敢坚持了，于是，逃学就成了常态。

新学年开始的一天，唐嘉麟校长见我坐在已是四年级的教室里（唐
校长是云南华坪人，是位军转干部），操着华坪口音对我说：“你还坐在
这里搞啥子？给我滚到二年级克！”唐校长是狠了点，惩罚逃学不能升
级但也不至于降级。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唐校长的军人性格。

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是好事，三年级降到二年级本来是坏事，
但后来变成了好事，善教的和秀清老师是我们二年级的班主任，在
她的耐心教导下，我改正了逃学的毛病，一学期后被评为三好学生，
被选为二年级二班班长。既会教书又懂教育心理学的和秀清老师
育人有方，加上我自己努力，圆满完成了小学学业，1965年，我顺利
考入初中。

位于栖鲁塘吉日（藏语：柿子山）下的中甸一中，是我的初中母校，
我们进初中时，建校不到10年的母校正处于起步阶段，组织课外劳动投
入学校建设是常态，诸如，用“三合土”建篮球场；“拓土基”扩大校舍；开
展植树活动，构筑学校南侧的防风林等等。除了参加课外劳动就是参
加驻军派人到学校的军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正规上课时间不多，熬
到1968年，不了了之，拿到一张蜡板油印的“初中毕业证书”，这就是初
中阶段给我最深的印象。

1988年，省委委托省内10所大专院校面向全省定向培养少数民族
干部，说白了就是给没有取得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少数民族干部补上
学历这一课。时任中甸县县长单增和县委组织部部长余化群给了我参
加考前复习和应考的机会。但有件事让我感到十分为难，1986年再婚
后，两个孩子由远离县城独自在虎跳峡镇创业的宗秀文管理，大儿子
禹·索琅农布跟我在县城读书，如果脱产到昆明读书，孩子的管理成了
难事，再推给宗秀文管于心不忍，让孩子单独留在县城又不放心。面对
困难，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拼一把，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检
验一下自己的实力。于是就报名参加考前复习，没想到考试结果领先
强劲对手，被昆明市委党校录取。

位于昆明东郊白沙河畔的昆明市委党校是我的大学母校。那
里远离城市喧嚣，有最适宜读书学习的环境；那里的管理是人性化
的管理；那里的领导是最有亲和力的领导；那里的教师是循循善诱
的良师益友；那里的员工是热情服务的团队；那里的学员来自全省
各地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学员们在这里形成了团结友爱的群体。我
把所有美丽的词汇用来形容我的母校，是因为我对昆明市委党校有
着太深太深的感情。在那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获得了文凭，更让
我感到一种家的温暖。

入学后，我把碰到的困难如实向学校作了反映，要求学校帮助解决
孩子随读的问题，班主任和党校领导十分同情我的处境，及时派人联系
附近的小学，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更令我想不到的是，为了照顾我们
父子，避免影响其他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学校给我安排了单独的宿舍，
提供了方便。

1989年藏历新年，杨益贵校长端来一口缸酥油，到我住处和蔼可亲
地对我说：“今天是藏历新年，我用藏家的特产慰问你们父子，祝你们节
日愉快，扎西德勒！”我连忙说：“谢谢！谢谢！”此时的我除了感动还是
感动。母校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感到无以为报。

1989年6月，省委干教委、省委组织部组织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
族学员在云南大学开展演讲比赛，党校指定我参加比赛。为了给母校
争光，我使出全身解数，决心拿一个好的比赛成绩，功夫不负有心人，我
拿到了这次演讲比赛的第一名，用最佳方式报答了母校。

情怀下桥头
○ 殷著虹

叶萼龙胆，多年生草本，花果期6~10月，产西藏东南部、云
南西北部。生于山坡草地、石砾山坡、灌丛中、岩石上，海拔
3000~5200米。尼泊尔、锡金（模式标本产地）、不丹、缅甸北部
也有分布。本种花萼小，完
全藏于最上部 1 对茎生叶中
而容易与露萼龙胆相区别。

（方震东摄于维西县巴
迪乡碧罗雪山）

叶萼龙胆

难忘母校
■ 禹中玉

妻子正值更年期，脾气大，性格
直，遇理更加不饶人。记得我们刚结
婚时，彼此常会因为小事争得面红耳
赤。这不禁让我常怀念恋爱时的甜蜜
时光，那时我们彼此都“伪装”得特别
好，可旁观者都十分清楚，特别是双方
父母并不看好我们。可爱情的力量是
强大的，最后我们还是冲破一切阻力
结了婚。婚后没几年，我们两人的棱
角慢慢显山露水，有时竟然会为很小
的事争执，事后双方又常常后悔不已。

和很多人到中年的人一样，我们
各自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孩子还小，家
里负担重。每次我回到家，妻子常埋
怨我不做家务事，对我黑着脸。我常
感到委屈，且有一股怨气要喷薄而出，
我觉得妻子是挑事。我自认是一个不
错的男人，每天按时回家，回家也争着
帮忙做家务。妻子其实也是一个不错
的女人，我一回到家，就能吃上可口的
饭菜。既然两个都是好人，为什么每
次总要闹得不可开交呢？

我们两个人的性格都很直，遇到
争执，谁也不让谁，总是针尖对麦芒，
谁也不肯先撤兵，结果常常闹得不可
收拾，而且每次争执后两人都伤心不
已。

感情是要经营的，争吵太多，是对
感情的伤害，再深的感情也会因此慢
慢淡化。

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确实还是

真心相爱的，日子得往前走，争吵是一
天，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选择开心
过一天呢？我每次看见别人家里有欢
声笑语，都渴望妻子今天能够心情好
点，不要把我当成情绪的垃圾桶，同时
也自我提醒，控制好情绪，怨气不要轻
易点燃！

有句话说：你连情绪都控制不好，
又谈何控制自己的人生呢？我决定找

个机会与妻子好好谈一谈：如何恢复
恋爱和结婚初期那样的恩爱。

那天晚上，因为孩子顽皮，妻子又
忍不住埋怨我，而我，正碰上在单位工
作不顺心，眼看一场争吵就要一触即
发。正在这时，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
话，聊起一些事务，我和朋友谈笑风
生。当我打完电话，发现因为“分了
心”，之前的怒火暂时得到缓解，一颗

波涛汹涌的心也慢慢安静下来。当我
再和妻子说话时，口气明显缓和下来，
我以许久都未有过的温柔，安慰和开
解妻子。妻子先是诧异于我的表现，
然后情绪也缓和下来。我趁机真诚地
请求妻子原谅之前的坏脾气，表示不
想再争吵，要找回昔日的恩爱。我的
服软显然让妻子很受用，再看她的脸
上，竟然也露出笑意。

妻子的笑，也让我为她瞬间的改
变感到诧异。以前我和她总是针尖对
麦芒，可每次我俩争吵都越闹越大。
如今我一个简单的笑脸，竟能让就要
发火的妻子脸上绽放笑靥！我终于找
到以前和妻子争吵的原因：没有人先
退让，没有人先“服软”。本来就是相
爱的人，向相爱的人服软，有何不可
呢？

由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在
婚姻的城堡里，当双方为琐事争吵时，
男方如果能够先主动示好服软，不要
与妻子争吵，而是待对方情绪缓和时
好好谈谈，更有利于解决矛盾。自此，
我尝试体谅妻子的不易，发生矛盾时
主动“示弱”、谦让，果然，妻子的脾气
也慢慢跟着有了改变。我们终于平安
度过婚姻的“磨合期”，家里也多了幸
福的笑声。

自此我明白了，相爱的人要多包
容、多体谅，服软总比对抗好，服软也
是一种爱。

立秋刚过，不多的几个时日后，
客居的高原山间小舍四周，曾经在
整个夏天，染绿过眼眸的那片郁郁
青松，便有了淡淡的秋色。

特别是连日的秋雨过后，空旷绵
延的高原群山，开始由绿转黄。才短
短不过几天的功夫，夏日里鼓足了劲，
旺盛生长的蓬勃草木。就仿佛约好了
似的，不再集中精力地一绿到底，慢慢
呈现出日益枯黄的迹象。

于是，远远近近的山色，渐渐有
了层次。一层黄，一层绿，一层红，
又一层绿，黄是淡淡的黄，绿是浓浓
的绿，红是艳艳的红。站在小舍的
二楼窗前，遥遥望去，绿色虽然仍是
大地最明显的底色，但已掺揉进或
黄或红的点点缤纷色彩，弥漫着一

股股绚烂的意味。
而窗外的阳光，也早已一改往

日我行我素的浓烈，一天比一天变
得明澈清亮。小舍那个不大的院子
里，零星种着的几株草木，在白晃晃
的阳光下，有些叶缘黄了，有些花儿
谢了，一派萧瑟与清简。三两棵长
在墙角的狗尾草，结出沉甸甸的草
籽，没有了刚长出头时的俏皮和张
扬，低眉颔首，散发出一种从容、坦
然的气韵。

由夏及秋，在我长期生活的那
个南方边境小城，天气并不会有太
过突兀的转折。尤其是日日匆忙行
走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当中，我几
乎听不到时令转换的脚步声。因
此，入秋后，每天傍晚时分，我都会

踱步到客居的小舍附近，寻一片开
阔之地，独自站在高原的高处，在夕
阳的余晖中，看繁华即将落尽，世界
慢慢袒露出的安详和空旷、纯粹和
清爽。心境，也随之起伏，或幽静如
山，或跌宕如流。有难以名状的情
愫，轻轻涌进心头。

每每这时，我总会不禁想起清代
张潮《幽梦影》中，关于四季的句子：

“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诚
然，春天是大自然本来面目，而秋天，
则是大自然为了让人感受更多的情
感，额外增加的一种情调。尽管夏天
的余韵犹在，但西陆降临，万木摇落，
人心常常暗暗滋生苍凉。

所以，千年前，婚后不久的李清
照，才会在那个与丈夫分离的秋天，

裹着满袖的菊花暗香，写下那首传
诵至今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
昼》。所以，那一年的秋天，已年近
不惑的李商隐，独自入川赴职，再次
踏上辗转漂泊、离乡背井、寄人篱下
的生活时，他才会在淅沥的雨夜，轻
轻起身，披衣点烛，写下一首《雨夜
寄北》，娓娓描绘出一场中国诗歌史
上最漫长的秋雨。

秋风瑟瑟，万物始枯，多少人和
事，转眼便已远远消逝。花谢了，明
年会再开，人的心情却随着时光的
脚步，一天天老去。时光易老，四时
流变，人生往往都是一夜入秋。

天若有情，与人无二。昨夜，又
一场秋雨过后，高原、小舍、山间、小
院，秋凉已经初透。

有一种爱叫服软
○ 钱永广

昨夜秋凉初透
􀳁 和智楣

相依相依 （（苗青摄苗青摄））


